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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时间支配能力

劳动、“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为社会再生产
而做的工作”日渐繁重，也吞噬了我们的“休闲”时
间。商品化市场社会最糟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
再敬畏休闲，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
的“无所事事”。

承担高强度工作和劳动的人发现自己的大脑
和身体都被透支，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做其他
事情，连思考都变得费劲，只能沉浸在被动的“玩
乐”中。人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或是隔着屏幕
和人聊天，这就是他们的放松方式。

当然，我们都需要某些形式的“玩乐”，但如果
劳动和工作过于繁重，我们可能就会丧失精力和
想法，无法参加更加积极的休闲活动。

2009年，据马克·阿吉亚尔和埃里克·赫斯特估
计，尽管当代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但她
们每周的休闲时间比1965年还是增加了4小时，男
性则增加了6小时。

然而休闲时间不等同于有偿劳动之外的所
有时间。尽管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压力，但朝不
保夕者哪怕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从事
大量“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和其他工作，才能安
身立命。

过去，人们想放松自己，会参加高品质的文化
和艺术活动。比如，欣赏优美的音乐、戏剧、美术作
品和伟大的文学名著，了解我们自身或所在社群
的历史，这些活动都需要用“黄金时间”来实现，意
思是不被打扰，不会感到心神不宁或紧张，也没有
劳动或工作的羁绊而因此失眠的时间。如果失去
了休闲时间，人们就更不会有黄金时间。

休闲时间被挤压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的人支
配时间的能力极为不平等。朝不保夕者必须听候
调遣，随时准备被潜在雇主征用他们的劳动力。那

些泡网吧的人，在家中、酒吧或是街角游荡的人，
看似“有的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然而，很多时
候他们只是无法制订或维持如何以其他方式分配
时间的策略。他们看不清一个明确的未来，因此，
他们一旦离开工作岗位，时间就被虚掷了。

这种时间使用方式，实则是弹性劳动力市场
的特质之一。只要市场希望朝不保夕者一直处于

“待命”状态，他们就被剥夺了规划时间的权利。

不稳定劳动陷阱

贬低休闲活动，尤其是工人阶级休闲活动的
价值，是劳工主义最糟糕的遗产。传承价值的教育
活动越来越少，导致年轻人逐渐脱离他们身边的
文化，丧失对他们所在社群的社会记忆。

“街角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遍布都市的
意象。人们不知该如何运用时间，“闲逛”成了大家
主要的时间使用方式。有人称这种困局为“休闲的
匮乏”。物质上的匮乏限制了年轻朝不保夕者的休
闲活动，他们囊中羞涩，也没有职业社群，更无法
在稳定性的庇护下好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这就助长了他们对包括工作和劳动在内的所
有活动的厌恶态度。这是一个“不稳定劳动陷阱”。
仅仅为了基本生存，人类就需要足够的公共空间，
但紧缩政策却连这类公共空间也要侵蚀。毕竟，在
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奢侈品”，因为
它们对增加产出或促进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贡献。
只有当朝不保夕者威胁到了社会稳定，这种评估
事物价值的做法才会引发人们的反思。

在英国，包括工人俱乐部和公共场所在内的
休闲事业都成了撒切尔治下激进新自由主义政策
的牺牲品。法国的小酒馆也一样，它们是巴尔扎克
笔下的“人民的议会”，如今却大都关张。

“惯习”能反映出某人的阶级属性，某人的活
动区域、生活方式决定了他“要做什么，不做什

么”。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匹配，同
样短暂、弹性、投机，很少有人能够构建出稳定的
道路。

人们可能会因为恐惧和焦虑营造出的不安全
感，而缩进一个更逼仄的空间，这一缩，生活就很
难再走上正轨了。在一个充满弹性和不安全感的
社会中，人们更容易虚掷光阴，而不是利用时间自
我精进，为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所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再回头思考工作场所这一概念的瓦解所造成
的影响，它中断了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机会，让生活
中的任何角落都成为他们的工作场所；任何时间，
甚至几乎所有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就算不在工
作场所工作或劳动，他们也无法拥有自主权，到头
来可能还是提线木偶。而且，统计数据也会骗人，

“工作时间”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工作时间”。
模糊两者间的区别会让人认为自己正在进行

“自由劳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雇主有办法让
劳动者从事无偿的“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他们也
可以将工作和劳动任务挪到正式工作场所之外。
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

某些劳动无法让人获得工资，人们却不能
自主决定是否要做。这种劳动是免费的，却是不
自由的。哈特和奈格里在一项影响深远的分析
中指出：服务性劳动是免费的、“非物质的”、“无
法测量的”。

但事实上，这类劳动可以被量化，而且量化的
标准还会被那些参与劳动关系协商人士的议价能
力影响。因为生活缺乏安全感，弹性劳动文化盛
行，朝不保夕者目前处于弱势地位，让雇主拿走

“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带来的大部分收益。
多线程工作、无法系统而富有意义地控制时

间，也无法沟通过去和未来，只能苟活于当下。当
一个人陷入朝不保夕化的生活状态中，他就和工
作绑定，无法思考职业发展。

我们面对眼前的各种信号，注意力四处移动，
无法集中。多线程工作降低了每件任务的生产率，
碎片化的思考方式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让我们
更难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更难以全身心投入需要
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休闲活动。

休闲被排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靠被动
玩乐放松心神。下班后不停地在网络上连线互动，
是朝不保夕者的“精神鸦片”，正如啤酒和杜松子
酒是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饮品一样。

如今的工作场所无处不在，它们渗透到了生
活的每个角落，却又让人无法辨识，无法提供安全
感。即便朝不保夕者确有一技之长，这些技能也有
可能消失，不再能帮助他们获得一种稳定的身份，
也无法帮助他们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这种不健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变得机会
主义和玩世不恭，让社会变成彩票中心，由运气
决定一切，而朝不保夕者承担了极高比例的失
败风险。

（本文摘选自《朝不保夕的人》，原文有删节，
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一些国家的政府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者，让企业得以提高效
率、适应国际竞争。在这股浪潮中，传统工人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争取而来的稳定就业和社会福利被不断侵蚀，劳动者的工时、薪资、工作地点甚至工作内
容都可以被轻易变更。英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在著作《朝不保夕的人》中指出，作为福利的休闲时间一步步步被挤压，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也不
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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